
每周四出版
第957期 收稿邮箱：yc8291@sina.com
本周刊主编 杨春 编辑电话：(010)88146869
本版责编 / 杨春 校对/胡颖 排版/陈杰

9
2021年4月15日 星期四 周 刊

从 1977年 9月，向守志将军由第
二炮兵司令员调任原南京军区副司令
员，到1990年将军在原南京军区司令
员任上离休，13年间，羊维忠、刘万
勤、赵挺3人曾经担任过将军的秘书。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夕的一
个下午，在古城金陵南郊将军山下将军
大道旁的一个茶社里，3位曾经的秘书
向本文作者讲述了他们当年在向守志将
军身边亲身经历的一件件“小事”。

涓涓滴水见太阳
——三位秘书深情回忆向守志将军

贺 震

一位军区老领导生前是一个
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来原南京
军区工作后，其爱人原先准备到
附近一个单位去上班。一切都安
排妥当，但这位首长不同意：

“我身体不好，你身体也不好，
家里事又多，你老请假，三天打
鱼两天晒网，拿了工资让别人替
你干活，行吗？”

就这样，这位首长的夫人放
弃已经安排好的工作，当上了没
有收入的全职家庭主妇，一心一
意在家照料孩子和家务。

1978年5月，这位首长病逝
后，成年的几个孩子陆续搬离了
这个家庭。一下子失去了经济来
源的首长遗孀，带着两个未成年
的孩子住在了显得空空荡荡的将
军楼里。而房租、水费、电费、
煤气费，又是一笔“巨大”的刚
性开支。初时，还能靠着老首长
留下的遗产勉强维持，时间一
久，这日子便难以为继。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种家
务事，军区司令部管理局的同志
也不清楚，对外很少接触的首长
遗孀也不知如何解决。

向守志首长知悉这一情况
后，当即召集军区司令部办公室
和管理局的领导研究解决办法。
他指出，当年老首长抛家舍业，
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老
首长不在了，没有收入来源的遗
孀生活怎么办？除了这位老首长
一家外，其他还有没有类似的情
况？要把情况摸排一下，拿出办
法来一并解决好，不然，何以让
老领导在地下瞑目？

在向守志的直接关心过问
下，司令部管理局将这位老首长
的遗孀一家调整到一套标准的房
屋，并得到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其他类似的情况，也都得到了统
一解决。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一
个刚由战士提干不久的年轻军
官，腿部受重伤被截肢。这位年
轻的伤残军官在医院疗伤期间，
与一位护士产生了感情，并喜结
良缘。年轻军官出院后，被安排
转业到地方。但他的妻子却没有
随调，天各一方，由于人生地不
熟，生活极为不便。把妻子调到
身边来，是解决其生活困难的最
好办法。但其多方投告，都没有
解决。后来，这位伤残退役军
官，便给向守志司令员写信反映
了自己的困难和诉求。

上世纪 80 年代的一天，向
守志司令员收到这封信后，立即
批示要求军区政治部干部部把这
个事情处理好。他指出，解决好
伤残军人的困难，不仅是对他们
流血奉献理所当然的回报，对其
他人、对社会也有着极大的影
响。伤残军人的事情办不好，以
后国家有难，谁还会挺身而出，
为国效力呢？

干部部的同志经过调查，发
现这位退役伤残军官反映的情况
完全属实，提出的诉求也是合情
合理的。通过与地方有关部门协
调，最后把他的爱人调到了身
边，解决了一家人的难题。

这件事之后，军区政治部干
部部根据向司令员的指示，对各
部队参加对越作战牺牲与伤残官
兵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普查，在政
策范围内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对各种遗留问题作了很好的解决。

将军到原南京军区工作时，
正是“文革”结束不久，平反冤
假错案任务最重的时期。无论是
任副司令员，还是司令员时，将
军都十分重视和支持冤假错案的
平反工作。

赵挺清楚地记得，他当秘书
时，对如何办理各地写给向司令
员的信件有着明确的约定。凡是
信封上写着“亲收”“亲启”
的，皆由首长本人拆阅，其他来
信一般由赵秘书代为拆阅、处
理，但如果是对冤假错案的申诉
信，则不管信封上如何标注，必
须一律报由首长本人处理。

1970 年，一位干部受到错
误处理，被取消军籍，退回安徽
安庆原籍。从 1974年起，这位
干部及其家人就开始了漫长的申
诉之路。待到“文革”结束，本
以为看到了希望，但得到的却是

“这不属于冤假错案，不在平反
之列”的答复。这位干部身心备
受摧残，度日如年中，眼睛也失
明了。

在别人的指点下，这位干部
最后投书向守志司令员。事情终
于出现了转机。根据向司令员的
批示，军区干部部、某集团军政
治部和安徽省军区抽调得力人员
组成工作组，专门调查处理这位
干部同批 10 多人所反映的问
题。在听取调查情况汇报后，向
司令当即批示“此事应予纠正。
请干部部办理”。

1986 年，再次登门的工作
组给这家人带去了军区政治部的
正式文件，明确表示当年对这批
人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应
予赔礼道歉，并彻底纠正！”恢
复军籍，按照部队相应规定安排
离职休养；恢复原有的职级待
遇，并每人上调一级；补发所有
扣除的薪金，期间所有发放的衣
物等军需品，一律折算成现金补
发；向上级反映问题的往返差旅
费、伙食费以及其他费用，一次
性补助；一次性发给住房修缮改
造资金。

当工作组的同志宣读这份期
待已久的文件时，一直端坐在沙
发上默不作声的军官失明的双眼
流出了滚烫的热泪。

不久，当时的南京军区委托
安徽省军区，为其补授了解放勋
章。在补授仪式上，在激昂的军
歌声中，这位双目失明的同志缓
缓抬起右手敬了最后一个军礼。
那只手，久久没有放下。

1984 年，向守志将军的二
哥、二嫂及二哥的儿子、媳妇都
已相继去世，留下的侄孙辈中，
姐姐是老大，已经出嫁，家中还
有两个侄孙相依为命，大的 20
来岁，小的才11岁。

有一年，大侄孙辗转来南京
找到将军，提出让将军爷爷为他
办理入伍手续到部队当兵的想
法，将军没有答应，而是指出了
一条“正路”：想当兵，是好
事。但要等到征兵时，按正规程
序来。

大侄孙悻悻回到四川老家。
谁知，天不假年，不久竟然落水
亡故了。余下的小侄孙向明善年
仅11岁，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常常煮一锅饭吃上好几天，变味
了也还照吃。有时候，投亲靠
友，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
有时就游荡街头，居无定所。

将军闻知这个消息，心中久
久不能平静。后来，通过原成都
军区老战友帮助，找到了穿得不
成样子的向明善，并接到了南
京，在南京上学。将军特地交代
秘书刘万勤，向明善来南京是我
家的私事，路费不能拿到管理局
报销。

由于幼时营养不良，向明善
长大成人后，身高不足1.6米，没
能进入部队锻炼。后来回到四川
老家，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了工
作，建立了家庭。再后来，向明
善的儿子考上南京的大学，来到
了将军爷爷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2017年 9月2日，向守志将
军以百岁高龄走完生命的历程。
向明善专程从四川老家赶到南
京，为将军爷爷送最后一程。期
间，刘万勤与向明善共忆往事，
向明善对将军爷爷没有半点怨
恨，有的是对一位老共产党人深
深的理解和敬仰，是对将军爷爷
的深深怀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将军
之风，山高水长。

（本文作者曾为原南京军区
司令部机关上校处长，现为江
苏省作协会员、省报告文学学
会理事）

无情与有情

1977 年，向守志将军从北京调到
原南京军区任职后，羊维忠秘书曾提出
由军区机关派几名官兵到首长北京家中
帮助整理一下物品，以便搬来南京，方
便将军生活。

向将军一摆手制止说，这事不要麻
烦军区的同志劳师远征，我们有双手可
以自己劳动嘛。我让张玲收拾一下，下
次我到北京出差顺道搬过来就行了。结
果，首长家从北京搬到南京的生活用品
等硬是由首长夫人自己收拾的。

1978 年，军区在扬州召开人防工
作会议，向守志副司令员率机关部分工
作人员住在华侨宾馆，伙食按会议的统
一标准，大家都一样，宾馆做啥就吃
啥。会务人员向宾馆提出为首长加几个
菜，改善改善伙食。用餐时，向守志发
现了餐桌上的变化，坚决制止了这一做
法。并严肃地说：我们是来工作的，生
活上不能搞特殊，大家能吃的，为什么
我就不能吃了？标准不能变！

向守志任军区副司令员时，一次去
军区城西湖农场检查工作。首长的到
来，让农场的官兵非常高兴。农场是搞
农副业生产的，当然不缺鸡鸭鱼肉和花
生、粮油这些土产。临离开农场前，高
玉师长让农场官兵给首长的车上装了一
些土产。羊维忠对高师长说，首长是不
会带的，就不要往车上装了。高师长解
释说，这些东西又不值几个钱，纯粹是
农场的同志们对首长的一片心意。

向守志知道后，还是温和而又干脆
地制止了：“同志们的心意我收下了，
但一颗花生也不能带回南京。‘小口
子’绝对不能开！”

“刘秘书，别忘了缴伙食费嗷！”刘
万勤回忆说，跟首长下部队每离开一个
单位时，首长都会提醒他一句。

确实偶有漏缴伙食费的情况。赵挺
当秘书时，一次随向司令员去十二军出
差，由于那次行程紧张，匆匆忙忙离开
时忘了缴伙食费的事。上车后，向守志
问起缴伙食费没有，赵秘书实话实说。

小事不能小看

向守志将军调任原南京军区副司令
员后，组织上选定羊维忠给首长担任秘
书。尽管已过去了几十年，羊维忠至今
仍清楚地记得一件事儿：

有一年在上海搞演习时，保密室一
位叫万东宝的保密员在首长的文件袋上
作标注时，竟然将首长的姓氏写成了

“项”字。这确实是一件不应该发生的
低级错误。事也凑巧，偏偏就没有一名
工作人员发现，从而纠正这个错误，直
到把文件袋送到将军手上被将军自己发
现。

在首长身边工作，居然把首长的姓
氏写错，这事可大可小。别说是首长，
就是平常人也会不高兴，甚至发火的。
更何况，这事又发生在军事演习这么严
肃的工作中。

将军不怒自威，大家都很紧张，空
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把保密员喊过来！”知道自己犯了
错误的万东宝，顶着一头密密的汗珠来
到首长面前，头都不敢抬。将军问，为
什么把我的姓写成了那个“项”字？万
东宝怯怯地说，自己不知道首长的姓是
哪个字。

其实，这个“理由”是经不起推敲
的。在军区机关工作的干部焉能不知道军
区首长的姓氏，更何况在首长身边工作？
即使刚刚到首长身边半天、一小时、半小
时，也应知道首长的姓氏啊，而且“向”
也不是生僻字。

向守志并没有对万东宝的辩解深究，
而是语重心长地教导说，军区机关的同志
一定要树立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写错
我的姓名事小，但作风粗疏事大，真的打
起仗来是要出大事的。古今中外的战史
上，粗心大意方面的教训都很多，一定要
吸取教训啊！

为了防止万东宝思想压力过大，细心
的向守志又让羊秘书事后找万东宝谈谈，
让他不要背上思想包袱，年轻人嘛，吸取
教训就好。

万东宝原以为自己背个处分是肯定
的，立即从首长身边赶走也有可能，没想
到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这件事对万东宝的一生影响都很大。
此后，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他再也未犯
过作风粗疏的错误。

向守志调任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时，聂凤智任司令员。有一年，一位退

休的军委老首长来南京时，到军区党委
办公楼看望军区领导。驾驶员把军委老
首长送到军区党办楼下后，猜想首长们
怎么着也要叙谈半小时以上吧，考虑到
党办楼下场地狭小，便按惯常的做法把
车子开到了停车场，等秘书来喊时再把
车子开过去。

但没想到这次首长们会见很快结束
了，聂司令员陪同军委老首长下楼时，之
前保障军委老首长的那台车还在停车场。
正巧这时向守志副司令员的车子停在党办
楼下，跟随首长来南京工作的驾驶员韩明
宏正在车内低头看书。聂司令员为了不让
军委老首长久等，便喊向副司令员的驾驶
员把车开过来送首长。由于气候寒凉，韩
明宏在车内门窗都是关着的，聂司令员喊
了好几声，韩明宏也没有听到，便没有把
车开过去。

军区最高首长喊一辆车子，驾驶员竟
然“无动于衷”！这事传起来便有些邪
乎。军区司令部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知悉
此事后，准备报告向司令员后处理这个驾
驶员，把他“弄走”。

这事如果处理不好，驾驶员不仅会认为
首长和机关领导不讲理，感到委屈，心理蒙
上一层阴影，甚至还会影响他的一生。因
此，向守志副司令员没让秘书处理这事，而
是亲自找韩明宏了解情况，确信韩明宏当时
既没有听到聂司令员的呼喊，也没有看到聂
司令员招手。弄清情况后，向守志副司令员
便当面向聂司令员作了说明，还表示以后进
一步加强公勤人员的管理教育。

一副菩萨心肠

1978 年，向守志将军调任原南京
军区副司令员后，分管作战、人防等工
作，组织关系由此迁入军区司令部作战
部党支部和人防处党小组。

赵挺回忆说，向司令员缴党费具有
一种庄重感和仪式感，这体现在三个非
常具有个人特点的做法上：一是固定日
期。除在外出差或参加重大活动外，每
月第一天缴党费雷打不动，从不推迟。
二是亲手准备党费。向司令员缴党费，
不是让秘书直接从工资里扣除，也不用
印制的现成信封装党费，而是找来一张
白纸亲自折叠成袋状，把党费放入其中
后，恭恭敬敬地写上“向守志党费”5
个字，然后交给赵秘书，并督促及时代
自己交给人防处党小组。三是每次都有
收条。作战部人防处党小组每次收到首
长的党费后，都按多年的传统做法出具
一张收据，赵秘书将这张收据交给首长
后，缴党费的流程才算结束。

向司令员特别注意以普通党员的身
份，参加作战部党支部和人防处党小组
的组织生活。羊维忠、刘万勤、赵挺三
人都说到，自己任向司令员秘书时，首

长特别强调过一项要求，即每个月要预先
了解掌握并向其汇报当月党支部和党小组
的组织生活安排，如时间、主题、形式
等，只要工作上能走开，一定认真准备、
一定参加。如果因为出差，或因其他重要
活动，时间冲突不能参加，一定要向党支
部书记或党小组长请假，并说明情况。

赵秘书清楚地记得，自己到首长身边
工作后，首长刚开始几次参加党小组会
时，自己陪同首长到作战部后，与首长一
起进入会议室，准备一同参加小组会。向
司令员见状微笑着对他说，到党小组参加
组织生活，我是一名普通党员，带秘书一
起参加不合适，你去忙你的工作吧。

后来，相沿成习，向司令员去作战部
参加党组织生活，秘书都会安心地做自己
的工作。

一名普通党员

向守志将军与夫人张玲向守志将军与夫人张玲

向守志将军在朝鲜战场

向守志将军晚年

那次在十二军时间不长，伙食费并不
多。回到南京后，赵秘书的第一件事就
是去邮局寄伙食费，十二军司令部管理
处收到伙食费后，立即开出收据寄出。
几天后，赵秘书拿着伙食费收据向首长
汇报，此事才算结束。

舟桥三十一旅在无锡驻防时，有几
个直属分队营区就坐落在华藏寺几幢破
旧的房子里。由于历史的原因，僧侣已
不知去向，寺庙也已名存实亡，除了几
幢破旧的房子外，还存留了一对石狮
子。

那年，部队要离开华藏寺调防到南
京花旗营，加工连的干部战士认识到这
对石狮子既无人管，也无人要，出于好
玩，也出于纪念，就让华藏寺这对石狮
子随部队一起“调了防”。

向司令员到舟桥旅视察工作时，在
这个连队门前看到了两座精巧的石狮
子，便问随行的旅领导是怎么回事，旅
领导说明了情况。一向温文尔雅的向守
志严肃地对旅领导说：你们知不知道部
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寺庙的东
西你们也能拿？

很快，这对石狮子就完璧归赵，复
归原位。


